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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土禪宗初祖達摩入滅，大約在西元五三○年左右。有關他的禪法，最早記載於唐代道宣在六四五年所編的《續高僧傳．習禪》中。道宣說達摩「志存大乘，冥心虛寂，通微徹數，定學高之。……北度至魏，隨其所止誨以禪教。于時合國盛弘講授，乍聞定法，多生譏謗。」（卷十六）可見達摩傳習大乘佛教，尤其精通禪定之學，在中國弘傳的正是大乘禪法。道宣於是介紹達摩的禪法，有理入、行入二種，並總結說：「摩以此法開化魏土，識真之士從奉歸悟，錄其言誥卷流于世。」
隨後，《楞伽師資記》根據《續高僧傳》的記載，並指出達摩禪法為「大乘入道四行」，並說這是「大乘安心之法」。《楞伽師資記》對達摩禪法的敘述，與《續高僧傳》所載一致，而又更詳細。《楞伽師資記》曾引達摩弟子曇林為「略辨大乘入道四行」所作的「序」，最後《楞伽師資記》又說：「此四行。是達摩禪師親說。餘則弟子曇林記師言行。集成一卷。名曰達磨論也。」因此，《楞伽師資記》對達摩禪法的詳細記述，應參考了曇林所傳的一卷《達磨論》。道宣所謂「錄其言誥卷流于世。」可能就是這卷今已亡佚的《達磨論》。以下就根據《續高僧傳》與《楞伽師資記》的記載，說明達摩的理入與行入。
在記載理入、行入之前，達摩有所謂「安心」「發行」「順物」「方便」之法。《續高僧傳》說：「如是安心，謂壁觀也；如是發行，謂四法也；如是順物，教護譏嫌；如是方便，教令不著。」然後接著說：
然則入道多途，要唯二種，謂理、行也。藉教悟宗，深信含生同一真性。客塵障故，令捨偽歸真。凝住壁觀，無自無他，凡聖等一，堅住不移，不隨他教，與道冥符，寂然無為，名理入也。行入四行，萬行同攝。初報怨行……二隨緣行……三名無所求行……四名稱法行。
比較這兩段引文，前文所謂「安心」「壁觀」，相應於後文「理入」的部分；前文所謂「發行」「四法」，相應於後文「行入」「四行」的部分。所以「理入」「行入」是入道的兩種途徑，入道之後又有「順物」與「方便」的修行。
對於理入、行入二法，達摩並未明確指出：二法係單修一法即可；或須二法兼修？但是可以確定的是，「理入」與「安心」有關；「行入」與「發行」有關。依照原文的敘述，先「安心」後「發行」，先「理入」後「行入」，這種先後的次第，是相當合理的。不過，既然由「理」可入；由「行」也可入，則二者似乎也可擇一而入，或者雙管齊下，達摩在此無所教示，恐怕因應學者根器的差異，正好提供不同的選擇吧！
理入的方法，重在安心、壁觀以悟理(悟宗)，由此入道。其實，行入的方法也莫不與「安心」「悟理」的修行工夫有關。如報怨行，是「甘心忍受」「此心生時，與理相應」；隨緣行，是「心無增減，喜風不動，冥順於通」；無所求行，是「智者悟真，理將俗及(疑係「反」之誤)，安心無為」；稱法行，是「性淨之理，因之為法。此理眾相斯空。……智若能信解此理。應當稱法而行。……心無吝惜」。所以理入、行入乃殊途而同歸，其修行方法可以交互增上、相得益彰。
行入的方法，後文再談，現在先來探討理入的內容。
理入，是透過悟理而入道。悟理的方法在「藉教悟宗」。「教」是指佛的經教，「宗」是指佛所悟的真理。《續高僧傳．慧可傳》說：「初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：『我觀漢地惟有此經，仁者依行，自得度世。』」因此所謂「藉教悟宗」之「教」，一般都認為是指《楞伽經》。
《楞伽經》中有「說通」「宗通」(或「自宗通」)之分。經文云：「說通者，謂隨眾生心之所應，為說種種眾具契經，是名說通。自宗通者，謂修行者離自心現種種妄想，……超度一切心、意、意識，自覺聖境離因成見相。」又說：「說通」是「說九部種種教法，……以巧方便，隨順眾生，如應說法，令得度脫。」「宗通」是「緣自得勝進相，遠離言說文字妄想，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。」
簡單地說，「說通」是透過佛所說之經教言說、文字，而通達真理；「宗通」是離開言說、文字，及心、意、意識，直接契入自覺之無漏聖境。所以《楞伽經》說：「宗及說通相，緣自與教法。」「說者授童蒙，宗為修行者。」「說通」是引導初學者的教法；「宗通」是修行人自悟自覺聖境之法。達摩的「藉教悟宗」，包含了《楞伽經》「說通」「宗通」兩方面。
《楞伽經》是兼容如來藏與唯識思想的經典。達摩「藉教悟宗」的重要內容，是「深信含生同一真性。客塵障故，令捨偽歸真。」這正是《楞伽經》的如來藏思想。《楞伽經》就說過：「如來藏自性清淨，轉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，如大價寶垢衣所纏；如來之藏常住不變，亦復如是。而陰界入垢衣所纏，貪慾、恚、癡，不實妄想塵勞所污。」
當修禪者深信一切眾生都有真性後，達摩指示的修行方法為：「凝住壁觀，無自無他，凡聖等一，堅住不移，不隨他教。」什麼叫「凝住壁觀」呢？就是使心對自他、凡聖等一之理，「堅住不移」。「不隨他教」在《楞伽師資記》引作「更不隨於言教」。當「心」對「理」堅住不移時，便已離開一切經教言說，進入自覺自悟的境界。這個境界是「與道冥符，寂然無為」。此句《楞伽師資記》引作「此即與真理冥狀(疑為「符」之誤)。無有分別。寂然無(依印順法師，此漏一「為」字。)」。這是真正的「安心」了。
理入的方法，是「藉教悟宗」「凝住壁觀」，印順法師《中國禪宗史》說：理入是悟入，是「頓入的見道」；見道後，還要從實際生活中，去銷除無始來的積習，叫「修道」，這就是「發行」「行入」了。印順法師所理解的達摩禪法，是先「理入」而後「行入」的。
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，理入雖須「藉教」，終究要「頓入」，這或許適合利根之人，對一般人來說比較困難，所以達摩更提出「行入」一途，可以隨事漸修、漸契。
《楞伽師資記》說：「沙門道育、惠可奉事五年，方誨四行。」可見達摩傳弟子的是以「四行」為主。曇林所傳的禪法，也題為「大乘入道四行」。關於入道方法的記載，理入的部分較簡；行入的部分頗詳。或許，達摩禪法是更重於行入的。印順法師指出；「中國的禪者，雖稟承達摩的禪法，而專重『理入』，終於形成了偏重理悟的中國禪宗。」的確，後來禪宗的修持，有些是偏離了達摩禪法重行的精神了。
